
●●●●● ● ●●●●●● ● ● ●●

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５年８月１９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孙佳欣

红色足迹

12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从南京出发，车行至句容，青灰色

的公路如缎带般飘进茅山深处。举目

眺望，山势蜿蜒，松青竹翠。我想，大概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听过军号，每一棵

松树都见过硝烟。望母山巅，一座巍峨

的纪念碑刺破云雾，“苏南抗战胜利纪

念碑”9 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巍

巍茅山，以峻拔之姿横卧苏南沃野。这

里托举起华中抗战的烽火，成为刺破黑

暗、光耀山河的血色丰碑。

20 世纪 80 年代，我曾在驻茅山脚

下某部服役。那时，我们很喜欢走进茅

山腹地，怀着崇敬寻觅当年新四军浴血

奋战的遗迹。有战友说，听当地百姓

讲，在茅山纪念碑下点一串鞭炮，山谷

间就会响起军号声。

沿茅山郁岗峰西侧的山道蜿蜒而

上，乾元观的飞檐在绿树丛中若隐若

现。这座始建于宋朝的古老道观，在

1938 年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陈毅

带领新四军第一支队来到这里。面对

道童的阻拦，陈毅递上一纸，上书“出家

非出国，传道当传义”。惠心白道长看

到纸条后，意识到来人是一位正义之

士，当即亲自迎接，两人从此结下深情

厚谊。为支持抗日，道长让出观内的松

风阁和宰相堂给新四军使用，并组织道

众为部队采购药品，筹措粮饷，刺探敌

情。新四军将士也处处尊重道众，爱护

设施。不久后，日寇进犯乾元观，威逼

道士们说出新四军的行踪。惠心白等

十几名道众宁死不屈，惨遭杀害，千年

道观毁于一旦。

修复后的乾元观仍保留着当年的

战争遗迹。导游指着殿前的银杏树动

情地说：“这棵树当年被炸断，以为活不

成了。可第二年春天，断口处又发出新

芽。”看着那树身疤痕如故、树冠却郁郁

葱葱的银杏，我心中感慨万千。

乾元观内，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

旧址的桌椅摆放整齐。在这里，新四军

多次制订作战计划，开展伏击战，其中

最著名的当数韦岗战斗。

那 是 1938 年 的 6 月 ，茅 山 细 雨 绵

绵，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悄然潜

行。在镇句公路韦岗段，侦察兵传回情

报：日军车队即将经过。粟裕站在山

巅，看韦岗山峦起伏，山脚下公路蜿蜒，

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17 日 8 时许，日

军车队驶入伏击地域后，新四军发起猛

烈攻击。半小时后，战斗结束，新四军

毙伤日军 20 余人，击毁汽车 4 辆。韦岗

战斗的胜利，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江南大

地民心大振。

当时，在茅山地区抗战的新四军部

队缺乏后勤补给，甚至连打仗的枪械、

弹药、通信设备都无法有效保障。面对

这种情况，陈毅同志想方设法，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创了江南茅山地

区抗日根据地的崭新局面。

位于茅山薛埠的茅麓茶场是陈毅

同志建立的秘密活动点之一。1938 年

6 月，陈毅踏入茅麓茶场。茶场主人纪

振纲是位曾留学日本的实业家，打造出

享誉江南的“茅麓旗枪”茶。在民族危

亡之际，纪振纲深明大义，决心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他毅然将

茶场变为新四军的物资中转站，捐赠粮

食、枪支，秘密搭建无线电通信设备。

如今，茶场的老仓库墙上，仍保留着“多

产一斤茶叶，多造一粒子弹”的标语，字

迹斑驳却力透岁月烟云。

在 直 溪 镇 建 昌 蔡 甲 村 ，一 座 白 墙

黛瓦的江南民居静立水畔。中共苏皖

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在此召开。会场

复原陈列中，长条木桌上的煤油灯盏

仍按原样摆放，墙角竹篓里散落着泛

黄的《抗敌报》。角落里，一只裂了缝

的粗瓷碗尤为醒目。讲解员说，这是

当年代表们喝水的器物。看着碗沿的

裂纹，我仿佛看见了当时会场中热烈

的讨论，以及最终代表举手表决时坚

定的眼神。

沿 着 盘 山 路 继 续 往 上 ，半 山 腰 有

座无名烈士墓。碑上刻着“一九四一

年春”几个字。当地百姓说，墓里安葬

着一位 16 岁的通信员。他在任务途中

遭遇日军巡逻队。危急时刻，他吹着

半截芦苇秆做的笛子，引开敌人后，跳

下 了 悬 崖 。 山 风 掠 过 峡 谷 ，传 来“ 呜

呜”的声响，仿佛是那支笛子未吹完的

战歌。在茅山北麓的碉堡遗址旁，还

长眠着一位名叫赵铁柱的机枪手。在

1943 年的反“扫荡”战役中，他独守阵

地三天三夜，打光所有子弹后，抱着炸

药包冲进敌群……

站在墓前远眺，云海翻涌，80 多年

前的烽火似乎还在燃烧。我想起那些

年轻的面庞，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岁月

模糊，可他们的故事，就像茅山的红石，

永远镌刻在这片土地上。

望母山巅，有一片静谧的竹林。这

里安葬着一位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

英烈——巫恒通，他曾任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新编第 3 团团长。皖南事变后，日

伪军反复“扫荡”茅山抗日根据地。新 3

团与敌重兵苦苦周旋，减员严重。在这

段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巫恒通出生入

死，身先士卒，顽强奋战。他的兄长、嫂

子、弟弟相继牺牲。巫恒通万分悲痛，

慷慨陈词：“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

无敌！有敌人在，房屋被毁，人被杀，这

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敌人驱逐出国境，

才能保全生命财产。现在什么是我所

有的呢？我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

是我应有的，而且是我应尽的天职。”

1941 年 9 月，巫恒通在一次突围中身负

重伤，不幸被俘。日军将他抬到句容县

城医院，用尽手段劝降。他拒医绝食。

8 日后，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壮烈牺牲，

年仅 38 岁。

巫恒通烈士墓往东南方向不远处，

是郭猛烈士的纪念亭。这位新四军团

长，在 1941 年的一次战斗中，为掩护主

力撤退，率部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子

弹打光了，他就带着战士们拼刺刀。当

敌人的子弹穿透他的胸膛，他还保持着

刺杀的姿势。当地百姓收殓他的遗体

时，发现他的手指深深抠进泥土里，指

甲缝里满是鲜血和碎石。

“山呼抗战风雷动，立马东南扫镵

枪”，吟诵着陈毅元帅的诗句，我漫步在

曾经的战场。茅山山脚下，村舍俨然，

白墙黛瓦，炊烟袅袅。我想，长眠于此

的英烈们若是看到现在的茅山，该有多

么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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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仿佛是一座灯塔，无论我们走

得 多 远 ，始 终 有 一 束 光 指 引 着 我 们 归

来 。 家 是 心 灵 的 港 湾 ，是 爱 与 力 量 的

源泉。

家中的老木桌，记录着我从懵懂孩

童到青涩少年的点滴记忆。那里有我和

亲朋围坐在一起的欢声笑语，也有我独

自埋头苦读的求知岁月。家中的墙上，

张贴着我学生时代的奖状、与亲人欢乐

时光的留影，还有我立功时佩戴大红花

的笑脸。岁月悄然流逝，这些点滴画面

在回忆中愈发鲜活。

我始终难忘家乡的四季。春天，柳

树吐绿，燕子归来；夏天，麦田流翠，孩童

嬉戏；秋天，树叶金黄，果实累累；冬天，

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在家乡的每个季

节里，都有我难忘的故事，那些故事，交

织成我心中对家的深厚眷恋。

身 处 军 营 ，难 免 有 孤 独 想 家 的 时

候。尤其是夜深人静或训练艰苦时，我

常常会想念家人。他们亲切的笑脸和温

暖的声音，如同一缕清风，在我心间拂

过，给我带来无尽的慰藉。每当遇到挫

折，家人的鼓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让

我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家是我心灵的归宿，也是我追梦的

起点。记得刚入伍时，我被分配到一个

偏远的哨所。周边是起伏的山峦，远处

的天际线几乎与大地融为一体。初到

那里，我很不适应，非常想家。走在去

哨所的路上，我常常想起家门口那条熟

悉的小路。后来，我渐渐熟悉并爱上了

那里。那个小小的哨所，成了我寄托军

旅梦想的一片天地。再次走在通往哨

所的那条路上，我想，我是多么思念故

乡和我的母亲，我又是多么热爱脚下这

条小路。因为，这条路上有属于军人的

荣光。

仍 记 得 第 一 次 回 家 探 亲 的 场 景 。

那 天 ，母 亲 早 早 做 了 一 桌 我 爱 吃 的 饭

菜，村里的伯伯婶婶看到我回来了，都

笑着感叹“当兵有出息”。母亲一边拉

着我的手，一边不停地打量我，说我黑

瘦了，也壮实了。餐桌上，我向母亲讲

述军营的见闻，她听得很认真，眼中的

骄 傲 与 欣 喜 仿 佛 要 溢 出 来 。 那 一 刻 ，

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在军营好好干，不

辜负母亲的期望。

后来，我从边关小路走向更广阔的

天地。我渐渐体会到，脚下的路和故乡

的路是连在一起的，这条路的两端一头

系着牵挂，一头连着使命。脚步离家越

远，心却离国越近；对家的思念愈浓，对

使命的感受就越深。我明白了，无论我

走得多远，家始终在那里。就像母亲望

着游子的目光，浸着不舍的泪，系着牵

挂的线，挂着骄傲的笑。那目光更是一

份温暖的力量，让我在军旅之路上一直

坚定前行。

温暖的力量
■张红星

就这样走进历史的隧洞

从今天向着昨天回溯、穿行

我看见了东洋强盗铁蹄的踏入

听见了泱泱中华国土沦丧的悲鸣

一幕幕鬼子兵烧杀抢掠的兽行

一曲曲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抗争

英雄的事迹啊

数不胜数

其中的地道战

更是激动人心，展现智慧

大钟拉响，刀光火影

出其不意却有效的打击

在敌人看不见的地方发生

让鬼子兵失去了骄横

不见了威风

看不见的机关、武器和人

让敌人胆战心惊，顷刻毙命

打要打得巧

用智慧方可取胜

创造地道战伟大战争奇观的

是咱冉庄机智勇敢的抗日军民

一部《地道战》故事片

是冀中平原抗日斗争的缩影

以事实粉碎了侵略者的美梦

彰显着《论持久战》论断的英明

朋友，到冉庄地道战遗址

去看看吧！你会发现——

历史，还大睁着一双凝望的眼睛

冉庄地道战遗址纪行
■杨志学

情感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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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单位“寻根溯源小组”深入

云南牟定共和镇的群山，去探访一级

战斗英雄曹庆功的故乡。

山路崎岖，车窗外红土裸露，岩石

峥嵘。

临近曹河村，一抹浓烈的深红吸

引了我们的视线。只见那碗口大的花

簇，在山野间肆意开放。同行的老乡

说，那是马缨花，在傈僳族的传说里，

它的红是英雄用鲜血染成的。

走进曹庆功老家，一幅由后人凭

记忆描摹的炭笔画像映入眼帘。画像

上 ，他 身 着 志 愿 军 军 装 ，脸 庞 棱 角 分

明，目光如炬。

我们在画像前肃立，仿佛回到了

70 多年前那炮火纷飞的岁月。

曹庆功出生在曹河村这片曾经贫

瘠的山地上，如同山间坚韧的草木，早

早担起了家庭的重担。然而，战乱的

阴霾很快笼罩了宁静的家乡。

1942 年，17 岁的曹庆功正在田间

劳作，命运的巨手却粗暴地将他拖离

故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他被强掳

入伍，套上不合身的军装，背起沉重的

枪械，被迫卷入战争旋涡，尝尽背井离

乡的苦楚与国民党军队的腐朽压迫。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 1948 年深秋的

辽沈大地。

锦州城下，解放战争的炮火震天

动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曹庆功看

清了正义的方向。他带着对旧制度的

憎恶和对新生的渴望，投身第四野战

军的钢铁洪流。

这支队伍像熔炉般重塑了他。崇

高的理想、严明的纪律、深厚的战友情

谊……将他淬炼成一名自觉为人民解

放而战的革命战士。

1950 年的海南岛，烈日炙烤滚烫

的 沙 滩 ，此 时 曹 庆 功 已 成 长 为 副 班

长。在解放海南的战斗中，他和战友

迎着枪林弹雨顽强突击，以无畏的勇

气撕开敌人防线，首立战功。

硝烟在海风中散尽不久，鸭绿江

又起战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

角在官兵心中激荡。

曹庆功和战友们随部队改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

途。

临行前，已经 8 年没有回家的他给

远方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儿子

曹庆功，我还活着。前年我参加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我现在海南岛。前几天，我们

又打了胜仗，解放了海南岛。我在战

斗中，消灭了几个敌人，连长说要给我

立功。

本 想 打 完 这 一 仗 ，我 就 马 上 回

家。可是，美帝国主义又发起了朝鲜

战争。为了保家卫国，我参加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即将远赴朝鲜，等赶走美

国鬼子后，我就回家孝敬你们。”

他把这份家书交给邮递员后，便随

部队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不久后，曹庆

功所在的 356团 1营 1连，投入到残酷的

运动战和阵地防御战中。从冰天雪地

的长津湖到硝烟弥漫的汉江南岸，激烈

的战斗接连不断。

1951 年 3 月，第四次战役进入关键

阶段。“联合国军”妄图北进。为掩护

主力转移和部署新防线，志愿军各部

在 洪 川 江 、北 汉 江 一 线 展 开 顽 强 阻

击。曹庆功所在连队奉命死守望月山

地区防线。他和他的战斗小组，被赋

予了在 286 高地执行阻击的任务。

286 高地是最前沿，也是最危险的

高地。这个小小的山头，如同插入敌

人咽喉的一把尖刀。曹庆功脚下，是

封冻的洪川江面，身后是志愿军主阵

地和转移通道，而眼前，则是武装到牙

齿的美军精锐——陆战一师黑压压的

进攻队列和密集的炮群。

1951 年 3 月 18 日拂晓，一场钢铁

风暴骤然席卷了 286 高地。

美军凭借优势火力，集中 4 门榴弹

炮、20 余门迫击炮和数不清的轻重机

枪，向这个小小山头倾泻着弹雨。

曹庆功率领一个小组，在震天撼

地的炮火中，依托坑道顽强抗击。而

敌人依仗火力优势，在坦克掩护下对

高地轮番发起集团冲锋。

3 次！敌人连续发动 3 次疯狂进

攻都被曹庆功和战友们狠狠打退。身

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山岩被勇

士们流淌的鲜血浸透，呈现出悲壮的

暗红色。而敌人在阵地前沿丢下同伴

的尸体和哀嚎的伤兵，狼狈溃退。

战至午后，在又一次击退敌人进

攻后，最后一名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之

中——286 高地，只剩下曹庆功一人孤

身据守。

就在敌人即将冲进战壕、以为胜

利唾手可得的瞬间，这位仅仅 26 岁的

英雄，用生命最后的力量，猛然从掩体

后跃起。他如同扑向猎物的猛虎，义

无反顾地扑入敌群，拉响了仅剩的几

枚手榴弹！

惊天巨响下，火光冲天而起。286

高地归于沉寂，唯有寒风呜咽，如泣如

诉。

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

追授曹庆功“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

追记特等功。他的英雄事迹被迅速整

理，谱写成激昂悲壮的歌曲《怀念曹庆

功》，在部队中传唱。

英雄的魂魄，从未远离。

如今，在传承着铁血基因的钢铁

劲旅中，曹庆功生前所在的连队，每晚

点名时，第一个被呼点的名字，永远是

“曹庆功”！

全连官兵肃立，声震云霄：“到！”

这一声“到”，穿越 70 余载硝烟，是

历史的回响，更是精神的接力。

在连队荣誉室陈列柜的显著位置，

静静安放着一盏古朴的马灯。这盏灯，

曾在当年曹庆功山乡行路为他照亮；如

今它跨越千山万水，回到了英雄用生命

守护过的队伍里。在荣誉室的灯光下，

玻 璃 灯 罩 映 着 柔 光 ，如 同 不 灭 的“ 星

火”，与连史相伴，与英雄的画像相望。

它照亮来时路，也映照着前进的征途。

翻开厚重的连史，扉页间夹着一

张薄纸，纸上是一位指导员留下的话：

“后来者，抚此页当铭记：连史非

尘封之卷，乃奔涌不息之河。曹庆功

的 壮 举 ，是 源 头 活 水 ，滋 养 着 精 神 血

脉。我辈屹立于此，便是他的在场；我

辈奋勇前行，即是他的永生！当使命

召唤，当山河告急，愿我连每一员，皆

能化身那扑向惊雷的深红，在属于我

们的时代坐标上，镌刻下英雄传人的

赤胆忠诚！”

离开曹河村时，暮色渐浓。回望

山坡，那几株马缨花在夕阳余晖中红

得更烈。

一路上，村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齐声高唱那首穿越烽火的

战歌。稚嫩而嘹亮的歌声，在山风中

与漫山如火的红色交融。

车行渐远，曹河村隐入暮色。我

的思绪飞向了千里之外曹庆功生前所

在连队驻地。我仿佛看见，一片片不

知名的小花正迎着劲风，倔强而热烈

地绽放着。两地花，同被祖国的山水

养育，在英雄生命的起点与他精神永

驻的终点，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无

声接力与共鸣。

英雄已逝，这抹深红，岁岁年年，

映照山河。

高山花 两地红
■张 骞 王佳杰


